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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烽火八秩警钟鸣，卢沟月照旧弹痕。
太行血沃松柏翠，黄河怒涛九域春。
千秋铁骨雪国仇，万古追思昭忠魂。
莫道狼烟远逝水，且看寰宇仍无宁。

（二）
五洲同挥斩恶剑，四海共谋民问鼎。
万里海疆航母威，苍穹银翼灿星辰。
永固金瓯荐轩辕，披肝沥胆书汗青。
家国情怀复兴梦，扬帆启航新征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古风二首·永固金瓯荐轩辕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抒怀
姚代云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一定想不
到，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会在一千多年后成为中国人
口中的“高被引”诗句。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的投
降日，自然是中国人的胜利日，“漫卷诗书喜欲狂”又怎能不
脱口而出？

十四年，胜利来之不易。悲喜交集的瞬间，即使不是八
十年前的亲历者，阅读关于当年的回忆文字，也同样历历在
目而感同身受。因为，骨子里的共情已融入血液，应当被时
时唤醒。

胜利的狂欢，比日本天皇正式发布投降诏书早了五天，
“情不自禁”在重庆的街头具象化为一个个看得见的瞬间。
这瞬间的时针是这样拨到人们眼前的：1945年8月10日，
日本通过瑞士、瑞典（两个中立国）向美、中、英、苏转交日本
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
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之“终战”(投降)诏书。

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重庆。史料记载，8月10
日傍晚7点左右，美军驻重庆新闻处获悉日本“乞降”的消
息，美军大兵立即“情不自禁”开着吉普车上街欢呼着扩
散。《新华日报》立即以“号外”形式迅速报道。次日即8月
11日，《新华日报》又推出社论《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战胜利万岁！》，并配发了《山城沉浸在狂欢中》的新
闻特写，生动记载了头天晚上重庆市民的狂欢：“傍晚的重
庆，鞭炮声冲破了嘈杂夜市的空际！千千万万的市民拥到
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烈的鼓掌
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黄炎培
辗转难眠思妻子

这在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当天的日记中得到印证：“夜
八时，喧传日本乃真投降，一时远近欢呼，爆竹之声迸发。
是夜辗转不能成寐。……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
岂可复生。今日者故妻何在？长子何在？读少陵《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诗，感不绝心。”

夏衍
和同仁一起“发疯”

时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的剧作家夏衍亲
身参与了《新华日报》的“号外”工作，他在回忆中写到：“近
百年的耻辱历史，终于走到尽头，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播，
《新华日报》的全体同仁发疯了，也可以说，全重庆，全国人
民都发疯了……化龙桥街上挤满了人，上了公共汽车，挤满
了人的车厢里一片欢声，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大声地说：

‘老子能盼到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引自夏
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5年版。作者注）

梁实秋
和妻子一起看号外

住在北碚“雅舍”的作家梁实秋在《槐园梦忆——悼念
故妻程季淑女士》一文中回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季淑
于晚间下班时带回了《嘉陵江日报》号外——“日本接受无
条件投降”，旧金山八月十日广播，日本政府本日四时接受
四国公告，无条件投降，其唯一要求是保留天皇。今日吾人
已获胜利，已获和平，我们听到了遥远的爆竹响、鼎沸的欢
呼声。”

顾颉刚
明日添菜庆祝

此刻，与北碚老城一江之隔的夏坝，著名史学家、复旦
大学顾颉刚教授还没看到这张“号外”，而是“心想事成”式
地推测到了喜讯。当时，他正坐在嘉陵江边的院中与家人
乘凉，忽然听到“四面爆竹声”，便推测可能是日本投降
了。此前的8月8日、9日，顾颉刚就在日记里根据美军投
放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等信息判断“群信将加速日本之
投降”。果然，一会儿友人来访，告知了看到“号外”报纸云
云。顾颉刚喜不自胜，展纸磨墨，写下这样的日记：“今晚
坐院中，听四面爆竹声，昨日苏联宣战尚未有此，必日本投
降也！”随后，顾颉刚听到了北碚文星湾一带，卢作孚先生

创办的大明纺织厂工人拉响的汽笛声，他继续兴奋地写
道：“继而大明工厂之汽笛声作，附近某工厂应之。继而探
照灯发光，市街喧声大作……阖家狂欢，明日添菜庆祝。”

吴宓
半夜兴奋得失眠

顾颉刚的好友、国学大师吴宓当时还没到北碚，而是成
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教授。当晚，吴宓兴奋得失眠，他在日
记中写道：“约9:00，喧传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全市欣动，
到处闻爆竹及大炮声。文庙燕大诸生，亦竞撞钟、燃爆竹，
并喧呼歌唱，至半夜始息。宓遂失眠。”

郭沫若
情不自禁开怀畅饮

写下《屈原》等多部历史名剧的郭沫若先生当时正在异
国他乡，收到好消息时情不自禁开怀畅饮。郭沫若在《苏联
纪行》的8月10日日记中写道：“喝了不少酒，已经是半醉时
分了，一位年老的侍者走来报告：‘无线电广播，日本人无条
件投降！’好快！出乎意外的快！干杯，干杯，不断的干杯，
自己完全失掉了意识。”

冯亦代
陪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狂饮

同样在胜利夜开怀畅饮并喝醉的，还有翻译家、时任中
央信托局印刷厂副厂长的冯亦代。当晚，美国驻重庆大使
馆文化参赞费慰梅女士在家宴请昆明来渝的张奚若教授和
宜宾李庄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冯亦代和夫人郑安娜做
陪。第一道菜还没有吃完，山城重庆犹如开了锅的沸水。
费慰梅一边说可能是日本投降了，一边打开收音机。果然，
无线电里正在一遍又一遍播放日本投降的消息。

冯亦代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家雀跃起来。我们相互
祝贺，一次又一次干杯。但心里的喜悦，又岂是干杯所能宣
泄！我喝得微醺回到临江门宿舍，在远处便听到五年来朝
夕与共的同伙们的歌声和叫嚷声。这声音也把我卷了进
去。我登上三楼时，伙伴们已经喝得个个显出一张大红
脸。每个人兴高采烈地叫着，喊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
说什么。我一进屋便不由自主地站在桌旁的一把木椅上，
嚷着为了庆祝我们久盼的这一天到来，每人喝酒三杯……
等我第二天一觉醒来时，天空已泛出鱼肚色，爆竹和市声的
喧嚣还没有中止。”

臧克家
“胜利大逃亡”的趣事

胜利夜，狂欢夜，也是悲喜交集之夜。当晚，差点因胜
利消息闹出笑话的是诗人臧克家。多年后，他写作回忆长
文《少见太阳多见雾》做了详细记载。

当时，臧克家和夫人郑曼住在歌乐山的深山之中，不远
处就是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监狱。1945年2月，臧克家和冰
心等进步作家参加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
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关注”。

臧克家这样写道：“1945年 8月 10日，夜已经深了。
突然一阵乱哄哄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诗人，诗人，赶
快起来！’异口同声，人数众多。这样的强烈的狂呼，这么
众多的人员，我在歌乐山定居之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军用特大手电筒在窗户上射出一道又一道贼亮的光，如同
一炷炷火炬。我的心突突地跳，心想：‘他们来了！’就匆匆
披上衣服，快步穿过堂屋的后门，乘着朦胧的月色，顺着山
径直奔赖家桥而去。起先，还听见后面有人在追喊，呼声
越高，我跑得越快，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绝不让特务捉住。
我的脚步惊动了小径两边正在歌唱的青蛙，扑通扑通地跳
入稻田里去了。天亮了，我跑到杨晦先生家里（杨晦，剧作
家，时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作者注）。刚刚落脚，我爱
人和另一青年也追踪而至，一见面，她同情而又责备地说，
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丁瓒同志（丁瓒，心理学家，时任重
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负责人，郑曼当时就在此工
作。作者注）他们约了些人，喝上酒，狂欢到我们家来了。
我们站在山头上喊，你没听见？我就这样地度过了狂欢之

夜……一个口吃的小孩子见了我，顺口溜了两句‘啥人来
得早，臧先生吓得跑’。”

傅斯年
忘乎所以地舞蹈

与臧克家的“乌龙”同样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中央研究
院傅斯年教授“忘乎所以”的“失态”。

《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一书记载：“傅斯年
在人群中忘乎所以，他拿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处乱
舞，全然不顾肥胖的身体扭动起来是多么滑稽。帽子飞了，
棍子掉了，大叫大闹了好半天，等到叫不动闹不动为止。直
到第二天下午他仍在床上爬不起来，整个人瘫了过去。”

齐邦媛
回忆空战牺牲的老同学

作家齐邦媛，当时还是学生，因为放暑假，她正好在重
庆。

在长篇自传《巨流河》第五章《胜利》中，齐邦媛写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
连小龙坎，右接磁器口，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
喊着，真正是响彻云霄。”

胜利时刻，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已经在抗战中失去的
亲友。经过南开中学校门时，齐邦媛想起了曾经通信百余
封的同学张大飞，他于1938年参加空军，抗战胜利前夕的
1945年5月18日在空战中牺牲。

“校门里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
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
人群……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
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
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罗家伦
提笔写下一首《凯歌》

像一千多年前听到安史之乱终于平息的杜甫一样，除
了狂欢、醉酒、鞭炮、奔跑，必有诗词记之。中国近代著名的
教育家罗家伦，听着沙坪坝街上欢庆的爆竹声，望着窗外拥
挤的人潮，满含热泪，提笔写下一首《凯歌》并送去报馆第一
时间刊发，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
八十年过去了，感谢亲历者写下的这些文字。我坚信，

它们会永远流传。因为，带着血泪的文字深处，一个民族的
精神已经永生！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胜
利
的
狂
欢

■
郑
劲
松

八 十 年
前，当抗日战
争胜利的好消
息传到重庆，
生活在重庆的
诸位名人，都
是怎样的“喜
欲狂”？

八十道年轮在纪念碑里刻下暗痕，
我触到时间深处尚未冷却的八月。
当所有无名姓在花岗岩上醒来，
东方的黎明正咬碎带血的硝烟。

石狮的瞳孔里，卢沟桥的枪声未锈，
南京城的月光比雪更锋利。
焦土深处，倔强的麦穗刺破冻土，
每粒麦芒都指向受降书最后一笔。

野人山的雾瘴在旧地图上溃烂，
十万座墓碑朝着故土发芽。
锈蚀的指南针在雨林里长成根系，
而枪刺仍将北回归线擦出火花。

青纱帐的传说被纺进棉线，
母亲用补丁缝补破碎的星空。
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泥土，
只有整片白桦林在腹腔中暴燃。

此刻，
航母的影子切开太平洋的晨昏，
神舟在广汉宫上空追梦，
北斗以新的星图重写天际。

我数着大理石上未干的血滴，
那比晨露更清澈的，
是漫山遍野不肯阖上的凝视，
是大地深处，仍在沸腾的姓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铭怀历史 珍爱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叙事
耕夫

铁蹄踏破我中原，万里长城怒火燃。
黄浦江边鏖战勇，太行山下歼敌酣。
身飞歌乐炸何怕，血染秦淮杀岂战。
前线捐躯昭日月，后方流汗稳江山。
痛失儿女三千万，苦度朝夕八载艰。
警钟莫绝耻须记，利剑常磨国更安。
试看和平崛起日，有谁胆敢叩雄关。

血铸山河 魂昭日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张石渠

04-052025.8.15
星期五

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看大后方的
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来川渝


